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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煌：

我是 1957 年到新安江的，当时是负责发

电机运转，后来因为我有开重机的经验，组织

就派我去开 5 吨的小吊机。小吊机的工作就

是配合潜水工的水下检查工作，在没有任何

通讯设备的年代，潜水工就靠一根系在涡轮

上的绳子与我联系，拉一下代表安全，拉两下

代表一切正常，若是拉得急了，那就表示情况

紧急，岸上待命人员需要立即将他拉上来。

当时设备落后，一个潜水工下水作业全

身要穿戴四五十斤左右的装备，光帽子就有

二十多斤，靠这样的重量才能下沉到大坝的

底部。那时没有氧气瓶，潜水工咬住管子的

一头，另一头连接氧气泵，岸上专门有一人负

责压泵，将氧气送到水下。

当时大坝的闸门刚安装完毕，需要查看

是否漏水。我记得那天负则检查的潜水工是

个叫肖天法的年轻人，他背着五十斤的负重

下了水，我们几人在岸上屏息等待。

几分钟后，绳索突然急速扯动，我们赶紧

拉动连接潜水装备的管子要把他拉上来，却失

败了。我们知道出事了，慌忙联系老潜水工出

身的工人局局长姚新根，姚新根下水后带回一

个沉重的信息：肖天法被一扇闸门的漏缝处紧

紧吸住，靠人力根本拉不动。姚新根立即指挥

工人升起旁边几扇闸门，水流泄出，闸门吸力

变小，他这才重新下水将肖天法带上岸。可惜

的是，因为耽搁过久，肖天法已经窒息而亡。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

计、自制设备、自行建造的“三自”工程，短短

三年，我们的老一辈水电工人用汗水、鲜血和

生命创造了一个令国内外水电专家惊讶的奇

迹，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杰作，更是

中国水利电力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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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编纂研究室在深入开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三服务”

工作中，与《钱江晚报·建德生活》共同推出“口述建德”栏目，通过走访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记录宣传老一辈革命者与创业者的革

命经历与创业精神，进一步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更好地推动建德新一轮发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为了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电力需先行，国家为了建

设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集全国电力行业的力

量，用时三年完成了这一宏伟壮举！可有谁

知道在这雄伟丰碑的背后，藏着多少大大小

小的困难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期间又有多

少水电工人为之日日夜夜辛勤付出的汗水、

青春乃至生命⋯⋯

新安江水电站——
记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建设者们
童凌 吴康福 整理

王长贵：

我们当时是从北京市官厅水电工程处集

体包火车南下的，住在朱家埠郑家口，当时天

天下雨，到处都是泥，竹编的墙体与房顶一齐

漏雨，整个房子都是湿的。当时我们工作在

江村埠，距离住处有 10 多公里的路程，没有

交通车的年代全靠走。上白班凌晨五点钟就

走，上中班晚上 11 点多下班，路是砂土路，也

没路灯，从江村埠到朱家埠要走一个多小

时。当时是大跃进的形势，除了生产还要义

务劳动，每天早出晚归，还要坚持学习两小

时，雷打不动。

经过培训煅炼开始生产，大坝浇筑需要

大量砂石料，有七艘采砂船是大连造的，比较

先进，当时缺少操作人员，便叫我们去开船。

有段时间15号和1号採砂船移到了大坝

上游铜官开始採砂，那时天天下大雨甚至暴雨，

江水猛涨，採砂船晃得厉害，五条钢丝绳都拉

不住。很快船体开始倾斜进水，即将沉没。在

危急关头，一条机船靠上去将船上的工作人员

救下来，后一秒，採砂船就被湍急的江水从大坝

左岸冲走，冲到江村埠沙滩边才搁浅停下。

水浅船移不动，不能生产大家都很着

急。我们先是组织人员下水扒砂，但效果不

好，当时急需砂石料，便把 21 号採砂船用钢

丝绳固定在桥墩上，用绞磨拉船。钢丝绳太

长，绞磨的轴心不慎脱落，有人被迫松手，绞

磨失去控制急速旋转起来，推绞磨的人全部

被甩倒，4米长的元钢被抛出9米多远。有个

人的腿被打断了，我和魏殿义队长赶紧跑过

去，先用背心给他包上，再过江到单位找来一

辆吉普车将人送到医院。最后有个筋骨被打

断的工友，还是因伤重不治去逝了。

刘求鸿(九九代笔)：

父亲刘求鸿，在朱家埠大家都喊他叫“大

刘”，1956 年从江西上犹电站调到新安江电

站的建设中来，在开挖队当风钻工。

当时正是电站开工初期，大家都知道建

电站先要截流，上下游各筑起围堰，左岸或右

岸打通导流洞，让水从导流洞内流走，再把围

堰内的水抽干，可以基坑开挖，然后浇注混泥

土，一个坝块一个坝块浇筑，使之层层叠高，

最后完成整个大坝的浇筑。

我父亲在开挖二队风钻班负责导流洞的

开挖，当时的风钻有七八十斤重，全是干钻，

靠高压风带动钢钎打进岩石中，喷！喷！

喷！喷！喷！巨大的响声带着风镐钻出的粉

尘迎面直扑每个工人的脸面，八小时下来只

能看见他们两只眼睛，其余的部分都被粉尘

和汗水的“混泥土”遮住了，八层口罩带着鼻

孔里都是黑的，洗完脸的水也是泥浆水。

为求进度，他们恨不得24小时当48小时

用，一个人一天不知要打多少个孔，打好的孔

装进火药，然后点燃，把岩石炸开，一层一层往

里打就形成了一个大直径的导流洞。每次炮

响过后，烟雾还没散尽，工人们为赶进度又冲

了进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吸进肺里的粉尘

就使整个人呼吸困难，整个肺都被粉尘给堵死

了，久而久之就成了尘肺病，也叫矽肺，矽肺病

人到生命的后期，整个肺硬化呈结节纤维状。


